
1984年10月3日，
霍山县直9位青年文学爱好者，成

立了霍山县小南岳文学社。文学社的诞生，就
得到霍山县委、县政府和宣传文化部门的高度重
视和关心，他们不负众望，坚持初心梦想，志存高远，如
今已长成绿意盎然的参天大树！
作为改革开放后，安徽省第一个依法登记的民间非盈利性

文学社团，小南岳文学社一直得到《皖西日报》的多方鼓励、悉心指
导、全面推介，引起了王蒙、鲁彦周、蒋子龙、张贤亮、徐贵祥、叶辛、江
流、祝兴义、刘祖慈、许辉、苗振亚和杨美清、余方德等著名作家的关心
和支持，他们或莅临举办讲座，或题签勉励。现已拥有社员73名，其中中
国作协会员4人，省作协会员30人，市作协会员56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6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3人。《皖西日报》《安徽日报》《安徽文学》等报刊，
曾多次以专版(专辑)加以介绍，先后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安徽省总工会
分别授予全国和全省“职工读书自学活动先进集体”，涌现出葛红国、谢
鑫、沈俊峰、金从华、谢明等一批在国内和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
他们先后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独角兽”文学奖、中
国报人散文奖、解放军文艺奖、散文一等奖等，累计发表各类文学作
品超过2000万字，出版文集290多种，现在每年仍以20多种递增。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十周年，
小南岳文学社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每一个成员，自
觉担负使命任务，加强自身建设，营造团结奋
进的良好文学生态，共创新时代文学
的繁荣盛景！(辛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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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古一起进
干休所的人差不多
都走了，已过耄耋之
年的老古近年来也
清闲多了，至少不再
有人请他作报告了，
当然主要是人家担
心老古的身体，因此
老古清闲中又带着
几分怅然若失。

老古不喜欢城
市里的喧嚣，也怕川
流不息的人流车流，
于是老古一直在干
休所里享受着一份
清静，甚至连电视也
不愿意打开，手中的
老人机似乎也成了
摆设，很少响起。

老古最大的爱
好是每天一身戎装，
来到院子树荫下的
石桌边，要和隔壁老
战友老余杀一盘，仅此一盘，规矩
是谁输谁请客。然而，这么多年来
每盘的结局都是惊人的相似：和
局。于是老古和老余就像两个天
真无邪的孩子，笑呵呵地各自回
家吃饭。
那天老余病倒了，住进了市

里的大医院。老余患了近五十年
的气管炎和风湿病，而就目前的
天气来看，不利于老余治疗。老古
因此为老余的身体捏着一把汗。

老古独自在大院里围着树下
石桌子没精打采地转悠，看着石
桌上的“楚河汉界”，眼里总是浮
现一个又一个的“和局”。

老古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
是掀掉电视机的罩子，打开电视
机，调至气象频道。老古要关注一

下最近的天气，看看
老战友还有多少胜
数。然而，就在老古手
拿摇控器准备换台的
刹那，屏幕上出现了
一首老古熟悉的歌
名，同时响起了老古
熟悉的旋律。这是一
首老古十分喜欢的老
歌，高亢激昂，雄浑有
力，当年就是唱着这
首老歌走向战场的，
好像有几十年没有听
过了。老古的摇控器
没有再点击下去，双
目紧盯着电视机，竖
起了双耳。

这时，老古的手
机已经响了一会了，
老古想现在就是天塌
下来我也要听完这支
老歌。老古全然不顾
手机铃声，倾心享受

着那首老歌带来的欢愉。老古拿
着摇控器，双手作指挥状，口中和
着节拍，心儿随着那歌声飘到了
太行山 上 ，飘向了 天 安 门 城
楼……

老古的手机铃声就一着响
着，直至老歌唱完，铃声方止。老
古看了看来电显示，全是老余的，
见是老余打来的，便急忙回拨过
去。电话铃刚一响，老余便接通了
电话。老古说：老余啊！实在对不
住了，刚才我在听一首老歌，你打
了那么长时间的电话，一定是有
急事吧？

老余说：老古啊！我打电话就
是告诉你，让你赶快打开电视，听
那首老歌啊！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发起人

米斛花儿开，
开在悬崖之北。
花似星星，
如雪点点洁白。
天地之灵显神彩，
经风历雨，
风骨长在。

米斛花儿开，
花开不衰，
无言有爱。
真花无香祛病灾，
千古仙草扬天外。

米斛花儿开，
开在你我心海。
关爱无求，
梦中之花圣洁。
情意绵绵心相约，
爱到深处，
花开不败。

米斛花儿开，
花开蝶来，
俩小无猜。
青山作证爱常在，
绿水作伴情不改。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一届成员

霍山的县城，三面环青山，一面绕碧水，似一
静逸的淑女，安睡在这梦一般的美境里。在文峰
塔的凭栏处远眺，多少人赞叹这山城，宽阔的水
泥路，新颖的绿化带，漂亮的公园以及成片成片
的别墅区，的确很美！可是每当我站在这里时，总
是远远地向北边望去，垫高脚，希望看见那已经
被甩在城市边缘处的老城。

老城，被一条古老的护城河绕着，是霍山城
的根源。这古老的城区几百年抑或几千年来曾经
是繁华的中心。随着时代发展，伴着新城的迅速
崛起，老城，却如年迈的老者，慢慢地一分分衰
老，直到带着那不完的往事逝去。

小时的我就生活在这老城里，那时新城尚是一
片荒野，老城则还延续着它特有的生活方式，在那
里的朝朝夕夕就别是一番滋味。首先老城里那叫着
各种古怪诙谐名字的小巷最让人难忘，想起来不禁
觉得好笑，有“澡堂巷”，以前那里是开澡堂的地方，
小时侯串门还见得着巷里人家厚厚的木墙板，据说
那是早先澡堂里的隔板，角落里还见着铜钱样式的
漏沟和送水的兽口龙头；还有“火神庙巷”，老人们
说那里常常失火，后来人们建了火神的庙堂，供奉
着火神爷的牌位，就真的没了火灾；“通贤巷”却是
较神圣的地方，谁也说不出哪个状元是在这里出生
的，一切都没据可考了；至于那个“一人巷”，也就是
仅仅能让一个人走过来的窄地儿，很可能也有着

“六尺巷”的那段经历吧……
这些数不清的小巷将老城四四方方地分成

一个个独立的单元。记得那时，在巷里住的人们，
夏日傍晚时光着膀子坐在小院中，一瓶老酒，一
把花生米吃得喷香，时不时隔着灰瓦高翘的山墙
和那边的人家聊起天来，谁也见不着谁的面，拌
着蒲扇的彼此“啪嗒”声，却可以把话题从老屋的
瓦檐上侃到无边无际的天宇间。墙头邻家的瓜果
跟着爬山虎都从别的院绕了过来，自家的石榴也

快弯折了腰，把果实递了过去。
在早晨，货郎们花鼓的“卜啷啷”以及姑娘们

在老井边的嬉闹声都隔着好几条巷悠悠忽忽飘
过来，吵醒了我们朦胧的眼睛。拎着菜篮的人们
在小巷中来来往往相互打着招呼或询问着菜价，
甚至可以站在墙根下因琐事谈上一整早上，直到
别人家的屋顶上蒙蒙地浮一层炊烟时，闻着淡淡
米香才不舍地说：“哎哟！我要回家烧锅了。”

巷中每一块光滑的青石板都曾跑过我们童
年无数的脚印。还记得，东头槐树旁老屋墙脚下
蛐蛐总是叫着不停，引得孩子们扒在一起使劲地
掏，又害得头发白花的老奶奶一路蹒跚地跑来，
手里高高举起扫帚，怕我们掏塌了这摇摇欲坠的
老屋；到了树头被果实压弯了腰的季节，我们这
群顽童就竹竿在手，张家有枣，王家有梨，我们心
中都有数，也都成了我们“消灭”的对象，站在墙
外揪打枝头，怒得院中主人开门大骂，惊得我们
四散里跑开，也就有几个倒霉的家伙被堵进了死
巷巷，蹲在门拐里吓得不敢出来，还哭哭啼啼地
把我们一个个都出卖；当日暮的炊烟四起时，巷
子里便回荡着大人们叫孩子的呼唤，也有几个特
淘气的家伙还“流窜”着，家里人四处找寻，他却
围在石墩上在和别人家的孩子抢着蛋花。随后，
喧沸了一天的巷子也就暂时平静下来……

这老城小巷留有我们很多的梦，但是这留梦
的地方却随着老城的改造，被一栋栋的商业楼所
取代。拆迁老城的日子里很多人都去看老城的最
后一眼，我去的时候，那里已是一地的断砖碎瓦
了，哎！随它去吧！这时我还听见脚底下有潺潺的
流水声，那是小巷石板渠哽咽的声音，它还在诉
说着无尽的从前。

夕阳下，老城小巷带着自己的历史最终走进
了历史！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五届成员

田园的芳香
五颜六色
以拔高的形态
于秋季敞亮

阳光普照出
纯净的样子
铺放于天地间的画展
热闹着家园 村庄

想起
乡亲的汗滴
总把喜悦之歌奏响
那些踏实
小心地收藏
饱满时光
梦也安康吉祥

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挂龙
尖，神秘且仁慈。

我们的向导徐仁发、俞俊兰夫
妇热情地迎接我们，在村村通水泥
路上，且停且行，绕行山间。一路上，
跟我们讲解山巅的白云庵和千年银
杏的来历，介绍挂龙尖的传说和观
看风景的位置。登山途中，云翻雾
起，将要落雨。站在观景台上，眼前
铺开了巨幅写意的中国画，水墨丹
青的图景，动画片似的，变化多端，
富有趣味。怪不得季羡林先生在《新
世纪新千年寄语》中说：我们人类要
同大自然成为朋友。身处山中，真像
有一位快乐的魔术师，沿途变幻出
不同的风景，让我们游览情绪高昂
又饱满，上演了一段访松竹清风、观
云雾游龙的山野交响曲。
挂龙尖距霍山县城约25公里，

海拔840余米，是一条由东北而西
上约2000米长、40米宽的狭窄山
脉。为什么叫“挂龙尖”？只因山势
险峻，峭壁高耸，云雾缭绕，远远望
去，犹如一条巨龙悬挂于空中，形
神兼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
地人便以“挂龙尖”为名，沿用至
今。
挂龙尖下，是徐仁发和俞俊兰

夫妇的家，也是霍山石斛的家。霍
山石斛，身长寸余、花白淡雅，茎似
竹节、节如累米，可爱小巧，丛丛簇
簇。有句话“浓缩的都是精华”，这
也是霍山石斛的真实写照。人们也
许还有不认识米斛的，也不一定知
晓“霍山石斛 中华瑰宝”的丰富
内涵。
霍山石斛，收藏石之精微，呼

吸山之灵气，涵养水之润泽，自远
古缄默而来，却享有“植物康养软
黄金”、“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霍
山石斛大名鼎鼎，还有一个小名

儿：米斛。米斛与霍山石斛是互为
专属的IP。还有以霍山石斛为创作
元素的文艺作品，如歌舞《米斛花
开》、纪实文学《让石头开出花来》、
电视短剧《花开石上》……正声名
远播，传诵久长。

山谷、水傍、石上。独特生长环
境中孕育的精灵般的霍山石斛，深
情款款，共同怀念着一位名叫“何
云峙”的药农，他是“霍山石斛野生
保种第一人”。作为霍山石斛之父，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
涛”的何云峙，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药食同源典籍里的霍山石斛，有多
少人为之魂牵梦绕，殚精竭虑。由
霍山石斛古法炮制龙头凤尾型枫
斗，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
表性传承人，保护和发扬制斛、守
斛人的精神更是与日俱增。

地处北纬31° 的霍山，神奇的
挂龙尖不可复制，山谷、水傍、石上
的秘境不可复制，频频在央视出
镜。以挂龙尖为基地，徐仁发和俞
俊兰夫妇坚守药材世家初心，发展
霍山石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从
挂龙尖出发，以“龙尖斛”之名问世
的衍生产品也可溯源。他们联农带
农，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头羊、
头雁。
徐霞客在《游天台山记》里所

述：“人意山光，俱有喜态。”行游挂
龙尖，有白云庵避雨小憩的插曲，
有石斛美食席间的焰火，更有龙尖
斛基地与三叠瀑的惊叹。哦！原来
这里真是一处神秘的原生态的旅
游胜地。又是一年春好处，诗酒更
需趁年华。探秘挂龙尖，我们兴致
勃勃，酣畅爽朗。半天的光景，清新
而明媚，仿佛度过了一季“是爱，是
暖，是希望”的人间四月天。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五届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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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头，向山歌，追逐流逝
的岁月……”

嘹亮清脆的歌声传到耳边，
熟悉的嗓音，熟悉的曲子，唱歌的
人我也是熟悉的。

她是负责我家旁边那段马路
卫生的环卫工人。

四十岁左右，个子中等，头发
很黑，长年扎着低马尾，长年穿着
橘色的马甲。瓜子脸，眼睛不大，
翘嘴。

每天清晨，她会准时骑着自
行车来到马路边，不论春夏秋冬、
阴晴雨雪。

她拿着大扫帚，一下接一下
地扫着，频率很快，很有力，扫帚
与水泥路面摩擦出“唰唰唰”的声
音，枯叶纸屑、细沙灰尘都被扫了
去，细小的灰尘在扫帚下弥漫升
腾。扫过的地方，露出水泥面原本
的颜色。在我所见的环卫工人中，
她是最卖力最充满激情的一个，
浑身上下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
腰身随着胳膊有节奏地摆动，一
下又一下。每次看她卖力地挥动
大扫帚，我就想，这女子小小的身
躯里怎么会有这么蓬勃的力量？
清洁马路这项小小的工作怎么会
做得如此兢兢业业，激情澎湃？

扫路的时候，她是不唱歌的，
埋头苦干，扫马路就是她当下最
重要最神圣的事。从路的东头扫
到西头，再从西头扫到东头，一个
来回后，马路干干净净，太阳也从
地平线升到了半空中，道道光芒
从行道树的缝隙投下来，投到地
上，斑斑驳驳的；投到她的脸上，
红红扑扑的，额头的汗珠闪着光。

她撩了撩流海，往耳后一夹，拿
毛巾擦去额头的汗珠，回望扫过的
马路，眯眯一笑，畅快地呼了一口
气。接着她收起大扫帚，绑在自行车
后座上，又把先前脱去的外衣穿上，
仍旧把橘色马甲穿在外面。骑上车
子，铃铛清脆一响，橘色马甲就在马
路上如轻风一样飘荡起来。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
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啊春
风，你把我吹绿……”
熟悉的歌词，动听的歌声，在

马路上空轻轻地飞扬起来，轻松
而畅快。

歌声常常引得行人侧目，这
时的她，是目中无人的，准确地
说，她对别人异样的眼光是毫不
在意的，你欣赏也罢，好奇也罢，
她自唱她的，嘹亮而快意。就像夏
天枝头高声鸣叫的蝉，肆意地抒
发着劳动后的喜悦之情。

一次，我听到一个认识她的
老奶奶谈论她的境况。她是一个
婚姻不顺的人，结婚后生了一个
女儿，就和她的男人离婚了。她没
有好的工作，女儿自然归了父亲，
一个月只能看视女儿一次，她就
剩下一个人孤单生活。

我忽然想起来，有一回在学
校门口见到了她，正和初三(1)班
的郑同学说着什么，手里提着一
兜红彤彤的苹果，眼里满是喜悦。
原来那是她去学校看女儿。

周末的早晨，带小宝出门散
步。正遇见她在扫马路，我有意看
向她，想跟她打个招呼，这样敬业
的人，值得我们去尊敬。

“你好！扫地呢。”我寒暄道。
“你好，你带小宝去玩吗？”她

停下手中的活，打开了话匣子。
“我的女儿初三了，她是她们班的
大学霸……”她说得很带劲，嘴角
上扬，眼里闪着光芒。尽管她一年
也见不了几次女儿，但女儿又是
多么让她感到骄傲和自豪。不知
怎的，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城南旧
事》里秀贞和妞儿来，不一样的故
事，相同的是对女儿热烈的爱。

一个离了婚，没了孩子抚养
权的女人，一个成天穿着橘色马
甲的环卫工人，在常人眼中，有点
不幸，有点苦涩，但是，这位橘色
马甲女子就是把这样的生活唱成
了歌！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大风
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
东南风……”

嘹亮豪迈的歌声又响了起
来，这是她独有的歌声，肆意而畅
快。
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那穿着橘色马甲的身影早已
走进我的心里。她仿佛是一眼喷
薄的泉水，汩汩地冒着活力和热
爱，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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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声 飞 扬
陈文娟

P教授是全国著名的转基因学和遗传学专
家。最近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鲜花花期的课题
上，原因在于几周前P教授与一位自小一块玩大
的某鲜花公司老板D先生的一番谈话。

“老P，现在的生意可真难做。虽然休闲节假
日多了，人们买花的机会多了，但顾客们总是不
满足，嫌花开的时间太短。花同样一份钱，还不如
去买常开不败的仿真材料花呢。”

“现在的人真挑剔呀。”
“你是专家，能不能研制一种基因药物让花

开的时间大大延长呢？”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起来有

一定的难度……”
“别推辞了，我们公司将拨一笔专项经费给

你。如果成功的话，你就是我们公司科技股的股
东，那将是一笔很大的利润呀。再说美化人们的
生活，让世界更美好不也是科学家的职责吗？”

“既然这样，我试试吧。”
P教授尽管经纶满腹，学富五车，但经济条件

不容乐观。为此妻子孩子曾多次与他发生摩擦，吵
得P教授心烦意乱苦不堪言。这一次P教授决定倾
力完成研制工作，也好在家人面前抬起头来。
经过不懈地努力，无数次的失败。P教授终于

秘密研制成功了将各种鲜花的花期延长至少一
年以上的基因药物。D老板果然大方，一出手就
付了P教授一笔不菲的研究经费。当然，该基因
药物也为D氏鲜花公司所垄断。

常开不败的鲜花刚上市立即为广大消费者
所青睐。五颜六色馥郁芬芳的鲜花一年四季开在
自己的周围，有谁不愿意享受这份温馨与浪漫
呢。不用多久，短花期的自然花全部退出了市场。
再后来连自然界也很少见到鲜花们“落英缤纷”
或“零落成泥碾作尘”的画面了。D氏鲜花公司的
销售额急速飙升，D氏股票刚上市便炙手可热。P
教授望着越来越多的钞票乐不可支。

很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些常开不败的鲜
花年复一年总是一个模样，像死的一样毫无生气
可言。这也难怪，基因药物抑制了它的正常生长，
生长变得缓慢了，所以花期才会大大增加。于是
大家又怀念起过去那些或含苞欲放，或娇艳欲
滴，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常看常新的鲜花了，哪
怕是昙花一现那样短暂却辉煌的美丽。一成不变
的口味太容易让人腻烦了。可是，哪里还有短花
期的鲜花呢？

“幸亏我配制的基因药物适用可逆反应生成
反作用的产品，现在是我们推出‘短花期基因药
物’的时候了。”已经是D氏鲜花公司大股东，董
事会成员之一的P教授说。

“我就知道顾客会有这种返潮心理，所以让
你做好今天的准备。这样我们又能赚得盆满钵满
了。还是俗话说得好哇——— 失去的东西才是最珍
贵的。”D老板不禁洋洋得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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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花落
谢 鑫

科科 幻幻
小小 说说

高高先先祥祥 摄摄

日子过得真快，四十年前我们曾经
静立于时光的岸边，如若无人问津的枯草
把肥沃的土地站成了“西伯利亚”的冻土
可我们怀揣尚存的温度，随春风的吹佛
从寒冷的脚下绽放出第一枚飘逸的花朵
并且馨香氤氲，并且葳蕤众生

日子过得真快，四十年的趔趔趄趄
心中那团火依然熠熠生辉，光亮如初
风雨兼程，矢志依旧
从一纸素笺到铅字、到激光照排的铿锵
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
笔尖跳跃的生活火花，如心音溢满胸腔
字里行间，情感的河流涓涓不息
小南岳，我们以丰富多情的笔触

诠释属于自己四十年传奇
那些被知音诵读的篇章
是岁月赋予我们四十年的荣光

日子过得真快，四十年是一个节点
一路相向而行，我们
彼此真情陪伴，成就互帮
对梦想的深情笃定，没有辜负岁月的美好
追梦路上，坚持和坚守
弥足珍贵，永久收藏
如今，静心专注，深情回望
为曾经的青春与朝气舞蹈
转角再出发
“在路上”，永远都是青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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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岳文学社四十礼赞
谢 明

散散 文文 诗诗

老城小巷
陈 伟

散散

文文

诗诗

歌歌

小小 说说

散散 文文

散散 文文

小时候
父亲厚实的肩膀
放飞我
追赶
星星闪烁的方向
煤油灯下
父亲手抄
借来的语文书
于是
教室里
也有我的希望

多少次
父亲紧握手电筒
光芒我

抵挡黑夜
幸福地抵达
求知的远方

霓虹灯下
父亲
步伐豪迈
传递生动的故事
时光温馨芬芳

父亲是灯塔
亮丽着
我的视野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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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灯 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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